


泊亡沂月
‘
牛 吕 周色 号组月育

一人可兼唱几个行当
。

也有念白对话
,

是一种坐 唱式

的曲艺形式
,

但由于它有行当分工
,

且使用代言脚本
,

与普通曲艺 又不尽相同
,

故不妨称之为
“

第二种曲

艺
” 。

下面是苏州滩簧常演的坐唱剧目单

《十五贯》
、

《人兽关》
、

《千钟禄》
、

《三笑缘》
、

《水浒记》
、

《玉替记》
、

《白免记》
、

《白蛇传》
、

《白

罗衫》
、

《西厢记》
、

《还金镯》
、

《西楼记》
、

《牡丹

亭》
、

《呆中福》
、

《花魁记》
、

《长生殿》
、

《青家

记》
、

《金雀记》
、

《金锁记》
、

《金不换》
、

《虎囊

弹》
、

《儿孙福》
、

《幽 闺记》
、

《红梨记》
、

《风筝

误》
、

《荆钗记》
、

乾坤啸》
、

《望湖亭》
、

《琵琶

记》
、

《寻亲记》
、

《义侠记》
、

《狮吼记》
、

《翠屏

山》
、

《渔家乐》
、

《精忠记》 应为 《东窗事犯》
、

《鸣凤记》
、

《彩楼记》
、

《翡翠园》
、

《蝴蝶梦》
、

《绞

绢记》
、

《双珠记》
、

《麒麟阁》
、

《孽海记》
、

《烂柯

山》 录 自苏州市戏 曲研究室编 印的 《苏剧前滩
。

可见
,

苏州滩簧的演 出剧 目都是昆剧传奇
,

把 昆

剧 改编为
“

苏滩
”

来演唱
,

传奇的结构也大体不变
,

但典雅 的台词 口语化 了
,

长短 句的唱篇形式也变成了

通俗的七 言句
。

苏州 滩簧就这样 以
“

俗化
”

昆剧传奇

为 己任
,

它的脚本无非是昆剧传奇的
“

俗版
”

而已
。

但是
,

苏滩在清同治前一直是 民间的业余文艺活

动
,

人家有了吉庆喜事
,

他们应邀临时组织起来
,

前

去助兴
,

故被称为
“

清客串
” 。

古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

到苏滩演唱可 以用 来赚钱
,

主人请一顿丰盛 的酒饭
,

似乎 已很满足 了
。

很久 以后
,

人们才开始萌发 了商业

动机
,

宁可不吃酒饭
,

却要求主人以银
“

折饭
” 。

一直

到光绪初年
,

才出现真正以苏滩谋生的职业班社
。

职

业班社毕竟专业化 了
,

与业余大不相同
,

这时的苏滩

艺人便跃跃欲试
,

想方设法地要把坐着唱戏的
“

第二

种曲艺
”

跻身剧坛中去
。

 年终于 出现了第一个化

装演苏滩的班社

—
庆禄班

。

自然
,

所谓的
“

化装
”

也不过是在脸 上略施脂粉而已
,

穿戴也无非是一 般的

杂凑
,

没多少讲究
。

至 于舞台表演
,

虽然较多地搬用

了昆剧 的身段动作
,

但同样缺乏规范
。

演出的曲目一

般以苏州滩簧的分支

—
“

油滩
”

或称
“

后 滩
”

为

主
,

但也只限于 《马浪荡》
、

《荡湖船》
、

《卖橄榄》

等少数几个剧 目
。

年
,

适逢昆剧
“

传
”

字辈的
“

仙霓社
”

解散
,

一批昆剧艺人便开始跻身于苏滩
。

这

时
,

苏滩更直接地接受了昆剧的艺术滋养
,

而同时
,

奄奄一息的昆剧由于得到了苏滩的经济支持
,

也终于

能够一息尚存
,

延续下来
。

年苏滩艺人朱国梁与

昆剧艺人周传瑛
、

王传淞等一起发起
,

把他们所在的
“

国风
”

苏滩班社改成
“

国风苏剧 团
” 。

到这时
,

苏剧

方作为一个新生的戏曲剧种
,

在经过漫长的孕育期后

终于呱呱坠地了
。

可见
,

苏剧的远祖
“

对白南词
”

早在清代已被昆

剧捕获
,

成为 了围绕她旋转的忠实的卫星
。

如果把她

们分别视作生命体
,

那么
,

昆剧 和苏剧 有着一 种非常

亲近 的血缘关系
。

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既在苏州举行
,

作为百戏之祖的昆剧
,

选择 了嫡系近亲的苏剧作为它

的幕前缤相
,

少壮的苏剧可露 了脸了
。

二
、

迢迢见明星
“

花魁
”

王芳

改革开放以来
,

在戏曲不景气的大气候下
,

苏剧

很少演出
,

外地观众 主要靠江苏省苏昆 剧 团王 芳的

《醉归》认识或了解苏剧
。

《醉归》是 《花魁记》的折

子戏
,

年苏 州专业剧 团会演
,

 年江苏 省青 年

戏曲大奖赛
,

年全国昆剧抢救
、

继承祝贺演 出
,

 年中国艺术节
,

 年全国
“

天下第一 团
”

优秀

剧 目展演 南方 片
,

王芳一次次为苏 昆剧团捧回了奖

杯
。

年
,

王芳复以 《醉归》为主要 演出剧 目
,

荣

获了中国戏剧第十二届梅花奖
。

王芳是江苏省苏昆剧 团 自己培养的第四代青年演

员中的佼佼者
,

岁进苏昆学馆
,

有幸 遇上前上海京

剧院院长
、

著名戏剧家昊石坚在苏昆主持工作
。

昊 老

慧眼独具识王芳
,

特请施雍容老师 以 昆剧 武旦戏 《息

家庄》为她开蒙
。

昊老对他的
“

贤契
”

说
“

武戏开

蒙
,

终生受用
。 ”

想当年
,

小王芳头戴蝴蝶盔
,

跃马横

架
,

鹤立鹤翻
,

上下盘旋
,

左挑右刺
,

看到最精彩处
,

人们总忍不住要喝彩鼓掌
。

而她那扎实的武旦基功 后

来果然使她受益无穷
。

她的腰
、

腿
、

腕
,

无 不隐隐露

出一种飒爽的内劲
,

动作简洁洒脱
、

刚柔并济
,

配 上

一副甜糯圆润的歌喉
,

使她在苏剧的表演体系中形成

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
。

她曾成功地塑造 了一批苏剧和 昆

剧的舞台形象
,

但是演出全本苏剧 《花魁记》还是第

一次
。

《花魁记》中花魁的塑造成功
,

除了她深厚 的

基功实力和 天赋条件外
,

更在 于她刻苦的戏外钻研
。

为了扮演花魁
,

王芳花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她所要

扮演的人物进行了多层次的行为和性 格分析
。

例如花

魁在
“

落阱
”

前和
“

落阱
”

的过程中
,

王芳把少 女的

单纯作为表演的基调
,

沦人烟花后
,

表演上 即过渡到



玄犷沂对
‘

扣 峨目 眉乙居组内衡

以娴熟的应酬程式来表现现实生活 的机械和无聊
。

当

她决心从良秦钟 以后
,

又开始创造性地融人
“

大六旦
”

的身段和动作程式
,

以便在表演中渐渐通 过渗人那种

无邪的少女纯情
,

来表达花魁心态 的回归
。

王芳为塑

造人物而把人物 的心路历程 以及行为发展过程
,

细腻

而正确地划分 了若 干段落
,

并努力寻找 出各个段落的

表演特征
,

使人物性格随着剧 情的推进得到有层 次的

凸现
,

从 而真实感人
。

细心 的观众也许还 能察觉到
,

“

醉归
”

后的花魁与秦钟见面时
,

她对秦钟总是侧身相

向
,

直到真正 了解秦钟后
,

方始正身与秦钟面 对
,

双

目开始传神放光
。

这些并不是 王芳预先的设计
,

也许

仅仅是为 了适应潜意识中某种情感与性格 的体验
,

然

而这恰恰显示 了王芳在创造人物时把握人物性格与人

物心态的能力和潜力
。

是苏剧哺育了王芳
,

王芳则以她精湛的表演艺术

把古老而 又年青的苏剧 一次次介绍 给了全国观众
。

长

期 以来
,

苏剧 人憧憬着苏剧能够冲出苏州
,

有朝一 日

像昆剧那样声向全国
。

苏剧中兴的伟业也许就寄托在

王芳这一代表演艺术家以及更年青 的
“

小 兰花
”

的身

上
。

三
、

苏剧的个性再塑

苏剧是靠着吮吸 昆剧 的乳汁长大的
,

作为 回报
,

除在 昆剧濒危之际
,

苏剧给了昆剧 以经济扶持外
,

她

还不遗余力地把昆剧传奇一本本移植过去
。

这个传统

也许特别根深蒂固 《 年的苏剧 《花魁记》仍然是

世纪 昆剧
“

苏州派
”

剧作家李玉 的作品 《占花魁》
。

首次把全本 《占花魁》搬上苏滩舞台
,

是在 民 国三 十

年代初期
,

朱国梁的
“

国风社
”

将此剧公演于上海
。

年在江苏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
,

《花魁记》

获得优秀剧本奖
、

导 演奖
、

音乐奖
、

演 出奖
,

第一代

苏剧艺人庄再春
、

蒋玉芳分别获得一等奖
。

苏剧从苏州滩簧脱胎伊始
,

跻身在苏滩的
“

传
”

字辈艺人便是当然 的
“

顾问
”

和
“

艺术指导
” ,

照搬现

成的昆剧表演样式
,

也是顺理成章
,

不足为奇的
。

因

而
,

苏剧一落地就大力模仿昆剧的大家风范
,

载歌载

舞 音乐上 自然选择较为高雅的
“

太平调
”

为主要声

腔
。 “

太平调
”

舒徐委婉
,

长 于咏叹抒情
。

也正是昆

剧 和苏剧的这种近亲繁殖
,

恰恰给苏剧带来了先天不

足
,

即 剧种个性的疲软
。

尤其在音乐 上
,

作为曲艺

的常用曲调的
“

太平调
” ,

它的板腔体式一直没有机会

充分地发育
,

而昆曲的曲牌体式又不 能给她更多 的补

给
。

昊石坚 年代曾高瞻远 瞩地提 出苏剧要大胆拓展

思 路和戏路
,

主动断奶于 昆剧
,

多方位地向兄弟剧种

进行艺术借鉴
。

王芳的武戏 开蒙
,

意在引进 和强化苏

剧 的武戏系统
。

与此同时
,

又把年青的苏剧作曲周友

良保送进上海音乐学院进修
,

也是为了有朝一 日苏剧

能有人才 不断完善苏剧的音乐个性
。

今天我们听到的

《花魁记》的音乐 周友 良作 曲
,

无论节奏
、

板式在传

统的基础 上已有 了很大发展
,

表 明苏 剧音乐在个性化

道路上已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
。

苏剧个性在 目前 的基础 上需要再塑造
,

这 已成为

当前苏剧工作者的共识
。

坚持从独特的个性中体现程

式的共性
,

这是 《花魁记》导演范继 信执导 的一个基

本原则
。

鉴于苏剧历史 和现状的特殊性
,

范 导对于舞

台调度 以及凡是他所设计的演员的身段动作
,

都作出

了理论性的阐释
。

照顾 到传统价值与现代观众 的欣赏

习惯
,

所有传统程式的应用
,

在经 过导演过 滤的同时
,

设法赋予其某种新的艺术涵 义
,

其重点在 于更 贴切
、

更通俗地展示人物 的内心世界
。

《焚契》一 场
,

王 九

妈拿出花魁的卖身契
,

准备投人火炉前 的情景
,

画面
、

音乐
、

表演都能催化人物激情的迸射
,

甚至 能够催人

泪下
。

这一刻苏剧的唱念做表
,

人物 的举手投足
,

甚

至动作的角度
、

速度乃至力度
,

导演都有明确的要求
,

为整体艺术既不脱离苏剧本体
,

又获得某种艺术新质

付出 了匠心
。

苏剧 的个性再塑是苏剧 在剧烈 的艺术竞争中使 自

己免除萎缩不振 的关键性举措
,

有 了明显的甚 至独特

的个性
,

才能更 充分地 利用 和发挥 自身 的艺术 优势
,

直至
“

出人头地
” 。

经再次加工改编 的 《花魁记》在首

届 中国昆剧艺术节上也是有 口皆碑的剧 目
,

并荣获了

演 出特别奖
,

这是专家
、

领导 对 年来
,

尤其近

年来苏剧工作者辛勤耕耘
,

特别是对苏剧艺术个性再

塑工程的肯定和赞赏
,

也是苏剧的一个新 的起点
。

然

而
,

苏剧未来的发展前途既然取决于苏剧的个性再塑
,

那 么
,

苏剧就不能没有单独的剧团
,

目前昆
、

苏
“

两

下锅
”

体制的历史功过无需多论
,

要 紧的是现实
。

这

种体制越来越明显地束缚着苏剧个性 的迅速发展
,

显

然已无庸置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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